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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之以恭”

的韩羽

□主持人:闻 章 （学者）

戏说韩羽 □尧山壁（作家）

心灵的高度 □赵贵德（画家）

快乐与孤寂的艺术世界 □李明久（画家）

水墨艺术的文学性特征 □徐福厚（画家）

□主持人：闻 章
□特邀嘉宾：
尧山壁 赵贵德

李明久 徐福厚

到河北美术出版社美术馆看韩羽
先生画展，画展名为“逢场作‘贼’”，我
吓了一跳，本能地捂住口袋。又一想，
兜里少钱怕它作甚。莫非主家防窃？
四下观看，展品钉在墙上，锁在橱里，
众目睽睽，谁能得手。原来此“贼”字
乃鲁迅“拿来”同义词，是画家韩羽的
座右铭，意思是不放过一切学习借鉴
的机会。
画展副题为“韩羽·水浒乱弹长卷

展”，展出了韩羽先生46幅水浒人物
画。我是戏迷，当然不肯放过机会，眼
睛仔细地看，相机啪啪地拍，一遍又一
遍，才咂摸出味道来。韩羽说戏，戏也
说韩羽。
韩公一向高人低调，布衣光头，

嘻嘻哈哈，隐于百姓中。诸葛亮自

诩：“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其实
言过其实，他“东西征，南北剿”
“官封到武乡侯，执掌帅印”，哪里有
一点散淡的样子。唯韩公真散淡，不
求名利。前二三十年画坛牛市，个展
群展赶集过庙一样多。韩公不为所
动，安贫乐道，不去凑热闹，至今所
办个人画展屈指可数。此次展出的这
46幅水浒人物画，本为报纸专栏所
画，无论神韵、笔墨都堪称上品，放
到市场都是天价。他却束之高阁，藏
而不露，让它们在那儿睡大觉，庐内
生香。
我欣赏韩羽的画，更为公之笔墨

功夫、美学思想倾倒。他把自己的创
作称之为“玩”，玩世不“恭”，自由到必
然。西方有“玩商”一词，意思是以放

松的态度发现生活的情趣和奥秘，拓
展个人价值，是一种审美能力、智慧指
数。韩羽把美玩到了极致。
韩羽的功夫在画外——深厚的国

学。他文章写得漂亮，以画家身份获
得过鲁迅文学奖。画上题跋更为一
绝，或文言或白话，寥寥数语，画龙点
睛，可称“画眼”。
从满头高粱花子到摘得艺术桂

冠，韩羽的奥妙是“逢场作‘贼’”。得
天独厚的条件是他生于聊城堂邑，长
于临清，周围是清河、高唐、郓城、阳
谷，再往外说是水泊梁山、大名府，都
是《水浒传》中能找到的。梁山一百单
八将，三分之二是土生土长的鲁西南
人，个个耳熟能详，这便是他创作的资
源。

还有，临清自古三省通衢，商贾云
集，曾兴盛达五百年之久，富甲天下，
繁荣压两京。临清钞关的税收曾居大
运河八大钞关之首。人杰地灵，人才
辈出，明清以来的名人就有谢榛、方元
焕、张自忠、季羡林、张彦青等。
临清还是戏曲的福地，京剧《陈三

两》《连升三级》的故事就取材于此。
所谓“水浒乱弹”，“乱弹”也是一个剧
种，临清的东路乱弹很有特色。韩羽
的画从戏曲丑角那里“偷来”不少东
西，从脸谱、神韵、四功五法到插科打
诨、诙谐幽默、指桑骂槐等化而用之，
成为他的技巧。
堪喜韩公年近九十高龄，还健康

如常，廉颇未老，我等之幸，河北美术
界之福。

韩羽先生的画，不会画的
人画不了，会画的人也画不
了。以正在河北美术出版社美
术馆展出的“水浒乱弹长卷”为
例，只看画不行，还得读跋。“水
浒乱弹长卷”，画的不能说不是
《水浒传》，但仔细看，却又不都
是《水浒传》。看过《水浒传》的
人，并不一定看得懂这些画。
没看过《水浒传》的人，更看不
懂。他是借《水浒传》来表达自
己的生活态度和世界观。画是
画，画里还有话，有画外音。这
在古琴里叫弦外之音，在诗里
叫味外之旨。“言之不足，故嗟
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
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也。”画出来的画
了，画不出来的只有跋之，画与
跋相互阐释。
一部《水浒传》，在施耐庵

那里是小说，在编剧那里是戏
剧，韩羽先生画出了46幅画，
通过这46幅画，韩羽先生表达
的是什么呢？《水浒传》里有的，
这里有；《水浒传》里没有的，这
里也有。这“有”是“偷”了《水
浒传》的，这“没有”是自己“偷
偷”放进去的。
韩羽先生曾经自嘲：“一贯

写丑字，偶尔画美人。”所以说
他是书画家。看过他文章之
后，你就会说，韩羽先生是作
家。看过他所有的作品之后，
包括漫画、电影人物造型、对
联，还有他的聊天谈话和书信，
你会得出结论，他是杂家。他
能够把杂的东西贯穿起来，体
现出幽默、风趣、自如、旷达，你
就会得出结论，韩羽先生是通
家。幽默，在他这里，已经不仅
仅是作品风格，而是一种生活
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生
活常态。
韩羽先生作品里和生活里

体现出来的是幽默，是有意思，
这种“吾道一以贯之”的背后，
是人的心灵上的一本正经，是
人生态度的郑重。如果没有人
生的高度，不可能有幽默。幽
默是心灵开出来的自由之花，
是智慧的灵光闪烁。幽默是心
灵旷达的外在表现，是无碍与
外物的心机勃发。
韩羽先生说：“画画是玩，

但要玩之以恭。”在他那里，生
活也是玩，但同样是“玩之以
恭”。
对于艺术，他是恭谨的、庄

重的。他坚守着艺术家的良
心。在好多书画家都在“玩艺
术”的时候，韩羽先生却依然对
艺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别以为“玩”就是一味轻

松，因为要“玩之以恭”，所以韩
羽先生玩得很苦，他是苦中作
乐。他自己也说过，与自己斗
争，其乐无穷。他是最跟自己
较劲的一个，因为要与别人不
同，因为要独出心裁，因为要玩
到极致。因为不但要画生活中
的“本来如此”，更要画出“应该
如此”。人说碑在庙前，我偏说
庙在碑后。较劲的过程，也是
自我超越的过程。
韩羽先生曾说华君武的

画：“有的画好，好得有法说；有
的画好，好得没法说。”如今我
拿这话说韩羽先生，韩羽先生
的画，就是好得没法说的那一
种。
没法说，还要说。不说，也

不知道没法说。大象无形，我
们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的那部
分，我们说的也是自己的那部
分。我们也是“贼”，从韩羽先
生那里“偷”来他的思想、感悟，
成了我们自己的。

韩羽先生是当代优秀人物画家，
是河北美术界的一面旗帜。他具有深
厚的哲学修养、美学修养、文学修养。
河北美术出版社美术馆此次举办“韩
羽·水浒乱弹长卷展”，让河北的文艺
界再次认知韩羽，认知韩羽的艺术，对
河北的文艺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我与韩羽先生相识已有六十余

载。我个人认为，如今研究韩羽，必须
先摘掉韩羽头上的两顶帽子：一顶是
漫画家的帽子，一顶是戏画家的帽
子。只有去掉这两顶帽子，我们才能
真正弄清韩羽在中国人物画创作上所
达到的高度和所作出的贡献。
韩羽从漫画中“偷”来幽默，从戏

画中“偷”来韵味，二者构成了他中国
人物画独有的特征。他的画最初是线
跟着形走，画着画着形跟着线走，最后
线跟着心灵走，画面中的线条是他心
灵的直接展现。人人都有心灵，但人

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异也在心灵。韩羽
会学习，爱钻研，善思考，将一切有用
之物拿来为我所用，兼收并蓄、融会贯
通，心灵一步步得以提高、升华，才有
了今天的高度。
从中国人物画历史文脉分析，很

有必要把韩羽与明末清初的人物画大
家陈老莲放在一个体系里做更深层次
的探究。认真看韩羽的画，你会发现，
他画中所要表达的意境不是哪出戏可
以概括的，他借助戏这个“场”呈现自
己的内心世界，在中国人物画笔法中
融入了漫画思维，使得中国人物画有
了思想性。
十几年前，我在接受采访时曾提

出一个课题：中国人物画的方向在哪
里？这是一个很难从学术角度找到明
确答案的课题。现在我想，如果把韩
羽和陈老莲放在一起研究，很可能会
发现闪光点。
画里不画外，画神不画形，这是对

韩羽中国人物画的一点感悟。中国人
物画的大方向必须更深入、更全面、更
透彻地进行理性思考。希望河北美术
界“咬住”韩羽，“咬住”由研究韩羽引
出来的陈老莲，并由此命题去探寻中
国人物画的发展方向。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
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我
们身处伟大时代的艺术家，必须增强
使命感、责任感，不畏艰难和险阻，不
断挑战自我，努力让我们的艺术创作
勇敢地走在迈向高峰的道路上。韩羽
先生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有条件近距
离地向他求教，他身上潜藏着很多我
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如此一
来，慢慢地，河北美术界就会形成一个
气场，以此来增强我们的文化修养、艺
术修养，从而使我们在为艺、做人等方
面步入更高层面。

韩羽在中国当代美术界是非常
出色的艺术家，这种学术地位是由
他取得的成就决定的，他在中国当
代美术史的进程中作出了自己的
贡献。
说到韩羽的绘画艺术，文学性是

其重要特点。这里说的文学性，不是
指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虽然，他曾
以画家的身份获得过首届鲁迅文学
奖。这里主要说的是其水墨艺术中的
文学性特征。
然而近代以来，绘画中过度充斥

文学性的倾向，曾经是被理论界诟病
的一件事。比如，俄罗斯巡回画派情
节性绘画，其著名画作 《意外归
来》，描述了一个儿童惊讶地盯着突
然回到家里的长期流亡的父亲，视若
路人。细想起来，作为绘画作品，
《意外归来》确实使人解读起来比较
艰难，绘画通过视觉语言感动读者的

功能受到了影响。这种倾向也在俄罗
斯文学中也有所表现。一些文学作品
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过于概念化。正如
绘画应是由视觉语言感动人一样，小
说也应该由塑造有血有肉、有个性的
人物来感动人。因而，近现代艺术往
往排斥文学性，以单纯而又有视觉语
言魅力的形式感动人。比如，高品位
的交响乐演出，整个过程很少有语言
介入，没有报幕，没有作品阐释，整
场演出显得干净、单纯，加强了音乐
语言本身的感人力量。
如此描述文学性对绘画的负面影

响，是在反衬韩羽的贡献。韩羽用自
己的艺术实践告诉世人：绘画中的文
学性可以这样运用。通俗地说，有些
人绘画中的文学性，影响了绘画语言
的表现力、感染力，而韩羽绘画中的
文学性却加强了绘画作品的表现力。
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他推进了美术

史进程的微小的一步。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韩羽艺术的

文学性特征成立并加强了其作品的表
现力呢？
首先，韩羽的作品并不是“思想

大于形象”。细读他作品中水墨语言
的魅力、书法的魅力、人物形象的魅
力，远远大于他文学性的表达。从这
个角度上说，他还是“形象大于思
想”的。在足够的视觉语言魅力之后
的文学性，已是支持绘画语言的手
段，或以情节设计的手段或直接以
“跋”的形式来加强和引申作品的含
义。这时候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强大的
绘画与文学相互支持的艺术形象。就
“水浒乱弹”这部长卷来讲，从文学
角度，幽默俏皮长于金圣叹；从绘画
角度，人物变形的趣味和水墨语言的
表现力又长于陈老莲。如此鲜明的艺
术表现力，自然成就了韩羽艺术的高

度，也使得他战胜了文学性对视觉艺
术的负面影响，完成了他对美术史的
贡献。
其实，作为漫画家的韩羽早就开

始建立他的笔墨体系、书法体系。别
的不说，仅看他书法中的线，就足以
说明什么叫“深刻”了。既在入木三
分、出人意料之外，又在审美规律之
中的线的美感，证明着视觉语言的深
刻。视觉的深刻加上文学的深刻，形
成了美术史场域中的韩羽。
当然，美术史的选择是其发展规

律的选择，与韩姓老翁无关。身边的
韩羽只是一个可爱可敬、品格高尚、
智慧超群的老人而已。他做的事，他
的文章，他的绘画，超越了许多人的
想象。他一路兴致勃勃地追寻着一个
又一个与创造和发现相关的梦想，而
这个梦想又往往看似不经意，实则却
高远、超群。

欣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首先要
了解这个人。有人说韩羽是个怪老
头，其实说这话的人并无恶意而是心
存敬畏。说他怪，怪就怪在他为人为
艺的与众不同。用一位高人的话说，
就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
如果你有幸跟韩羽先生聊天，你

说东他会说西，说来说去最后归结到
由西向东。你赞美他的画如何如何
好，他常常会以沉默应对，如果他露出
一点儿微笑那是他最好的表示，或者
会用别的话题岔开。若是对了脾气，
他会说点儿逗人发笑的事；不对脾气
的，他则沉默少语，不在乎自己也不在
乎别人的感受。他有时也会为公平和
正义而得理不饶人。
韩羽是一位有故事、有趣味的

人。无论是长辈、平辈或小辈互相交
往，他都随随便便，无有索求，淡泊如
水。早年，每逢出差路过北京，为了

方便，韩羽总把随身物件寄存在火车
站小件寄存处，然后再去拜访朋友。
但这样也很麻烦，有时要排队。诗人
艾青的家搬到北京火车站附近后，韩
羽每次看望老先生时，就顺便把物件
存放在他家里。有一次，艾青想让韩
羽多坐一会儿，看他急着走，便说：
“你放下东西就走，把这里当小件寄
存处了吧。”韩羽心中一跳，想：竟被
猜中了。这本是玩笑话，可这玩笑
话，歪打正着。他为别人办事也能舍
下脸来。当年我在河北师范大学美术
系主持工作时，有一年收到他的便函，
说一位老画家刚刚过世，其孙在绘画
方面很有才华，要报考河北师范大学
美术系，语言十分恳切，希望关照云
云。对有为的年轻画家的用心提点，
体现着韩羽先生的无私和善良。
以这些琐碎的小事说他怪，我不

以为然。我倒觉得韩羽是个有趣之

人，或是难以琢磨透彻的人。
要读懂韩羽，既要读他的文，又

要读他的画。他的文和画，都以一种
细声细气、慢条斯理的方式诉说着心
里的故事。他文中有画，画中有文，
且文与画既有浪漫的色彩，又有笨拙
的幽默，还有深邃的哲思。这让我想
起《红楼梦》中林黛玉最欣赏的“留
得残荷听雨声”，以及刘姥姥吃鸽子
蛋时说的“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蛋
也小巧”。那种相映成趣的感觉，在
韩羽的画与文中体现出令人沉迷的魅
力。
韩羽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艺术

大家。他的文震动文坛，他的画誉满
画坛，原因就在于他的艺术有鲜明的
个性。他的艺术世界，包容着快乐与
孤寂，在一种莫名的混沌中，他自己出
不来，别人也进不去。这就是一个非
凡的艺术家常有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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